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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医到税官从军医到税官
王功良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ytwbytj@ytwbytj@126126.com.com

我曾经是一名军医。
前些天，几家朋友聚餐迎新年时，

女战友孙丹感叹说，你怎么舍得啊？军
医都不干了。

其实孙丹有所不知，当军医，实在
是非我所愿。

1984年考军校时，原济南军区把成
绩排在前列的80多名考生都录取到军
区军医学校军医班，不管考生本人志愿
填的是哪里，一刀切，绝对是“肥水不流
外人田”。

济南西郊段店腊山之东，便是军区
军医学校的校址，腊山西边是军区陆军
学校。一文一武，腊山脚下汇聚了军区
两座最高学府，战友们戏称这里是原济
南军区的“北大清华”。

到了军校才知道，好多战友都没有
报考医疗卫生专业。汪东红、方勇、王
俊、程传义等七名战友都来自野战部
队，同我一样，他们的梦想也是金戈铁
马、驰骋疆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
关山五十州。”拿个听诊器，穿个白大
褂，看看舌苔摸摸脉搏，实在不是我们
的梦想和愿望。

军区军医学校对军医的培养方向
是基层卫生防疫，就是负责连队的“除
四害”，定期喷洒灭鼠药、督促伙房安装
防蝇网、指导炊事员搞好饮食卫生、防
止连队食物中毒等。这些工作属于说
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我在军校第二
年时，军医学校就改换了名称，叫做军
区卫生学校，应该说这才有点名副其实。

尽管如此，基础医学知识还是要开
课讲授的。细胞、器官、组织、大肠杆
菌、革兰氏染色……冰冷的医学知识，
灌得我整天脑子嗡嗡的，油盐不进，苦
不堪言。

女学员们倒是莺歌燕舞的，从来没
听说哪个女学员有厌学情绪，个个激情
满满。

对前途的淡淡忧伤，如乌云般笼罩
在我们几个同病相怜的战友心里。空有
凌云志，“拔剑四顾心茫然”，相同的境
遇，使得我们八个战友常聚在一起谈天
说地，或者课余时间，越过腊山去找陆军
学校的学员打篮球、踢足球……校内道
路两旁，是两排密密匝匝的法国梧桐，我
们把帽檐压在右边半条剑眉上，走起路
来宽大的军裤呼啦作响，战友们戏称我
们是“八大金刚”。我们八个可是队里的
文体骨干，王俊和程传义是篮球健将，打
得一手好篮球；汪东红是文艺青年，说快
板、讲故事惟妙惟肖；方勇是摄影爱好
者，常在军区《前卫报》上刊登新闻照片；
而我则办起了油印小报，既写报道又划
版，煞有介事……说起这段经历，孙丹曾
打趣说，都是些有故事的人嘛。

虽然课余生活很丰富，但是仍掩饰
不住心中的苦恼，我甚至想到了退学，
幸好班长方勇阻止了我冲动的想法。

百无聊赖时，我便弹起吉他纾解心
中烦闷，“未成曲调先有情”。那时，男
女学员宿舍都在同一层楼，女学员宿舍
靠近走廊最里边，我们班的宿舍门正对
着走廊洗漱室。晚上熄灯前，四班马红
燕和几个女学员洗漱时，听着我在弹吉

他，笑呵呵地挖苦说：“王功良整天在弹
什么啊？砰砰砰的，弹棉花吗？”

都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我们羡慕
陆军学校的学员，将来可以指挥千军万
马，殊不知他们也在羡慕我们。卫生学
校女学员占到80%以上，到军区礼堂参
加集会活动时，陆军学校的学员们，齐
刷刷地向卫生学校的队伍行注目礼，眼
里闪烁着羡慕的光芒。

有一次，我在军区《前卫报》上发表
了一篇文章《也说王婆卖瓜》。恰好是
周末，我和张秋燕等几个老乡，在区队
长陈丽萍的宿舍里摆上了几瓶鱼罐头、
梨罐头以及熟食之类，说是庆祝文章发
表。陈丽萍是烟台市芝罘区人，长我几
岁。她苦口婆心地开导我，让我向女学
员们学习，向张秋燕学习。“咱们都是军
人，军人就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
已经进了军校又不想学医，成什么样子
嘛……”“是部队培养了你，学习一门专
业技术多好，可你却挑三拣四，还想退
学？回家你就有前途了？”陈丽萍说起
话来，军人式的嘎嘣脆。在军校期间，
我不仅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还得
到了她很多的帮助，至今回想起来，心
里依然感恩不已。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实习前
的教学阶段。《外科学》授课以后，根据课
程要求，需要进行肝脏血管手术教学演
练，这是一节重点课程。每个班分配一
只兔子，由一名学员主刀，其他学员围在
手术台旁观摩。兔子被麻醉以后，静静
地仰卧在小型手术台上。见其他同学都
没有反应，我自告奋勇申请主刀肝脏手
术。指导老师是个女的，不到四十岁的
样子，戴副眼镜，看上去文静内敛，说话
声音柔柔的。手术过程已经记不大清楚
了，只记得我笨手笨脚地将兔子腹部切
口缝合好以后，指导老师深深地吁了一
口气，柔柔地说：“看你做手术，紧张得我
浑身是汗。”提起这段往事，孙丹笑着说，
看样子你真不是个理工男。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把我学医的信
心彻底摧毁，并在心底留下极大的阴影。

毕业前，我们有半年时间在部队医
院实习，每个学员根据排岗在各科室轮
转。那一次，我在妇产科轮转实习。有
一天晚上值夜班，处理完病历后，我在
医生办公室和护士一起搓棉签、叠敷
料。门诊转来一名孕妇，好多亲属陪
着，神色匆匆地来到妇产科。这名孕妇
面容娇美，气质端庄，一双大眼睛清澈
明亮。她十分平静地看了我一眼，没有
一丝紧张，目光里充满了信任。值班医
生经过产前检查后，将产妇推进了产
房。不大一会儿，科主任和副主任都赶
到了产房。后来得知，孕妇是一位领导
的儿媳妇。

没想到，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意
外，因故错过了剖腹产的最佳时机，不
得已向孕妇亲属提出了选择方案，“保
大人还是保孩子？”亲属选择了保大人，
一个婴儿就这样夭折了……眼睁睁看
着一个小生命消失，我的内心受到了巨
大的震动。

毕业前夕，军区政治部想从学校选
调一名干事，他们派人来学校考察。由
于我在报纸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又是党
员，区队长陈丽萍极力推荐了我，但最

终也不了了之。

二

顺理成章，1987年夏天，我被分配
到昌潍平原的荆山洼驻军，成了一名卫
生队军医。

有一年冬天，我作为随队军医去湖
北武汉征兵。武汉名胜古迹很多，但是
部队也有纪律，不允许借征兵之机游山
玩水，而且当时忙于走访兵员，也顾不
上外出游览。于是，我就写了一篇稿子
《无暇领略风光美，一心只征合格兵》，
报道接兵部队认真履行职责的事迹，在
当地武装部盖个章后，就寄给了《解放
军报》，没过几天就在二版显著位置刊
登了。后来，卫生队队长刘贺林拍着肩
膀对我说，小伙子，我看你行。

在小洛顶农场期间，空闲时间比较
多，我就用来读书，或者写杂文、评论、散
文。干部科张晔科长和孙亚松干事注意
到了我。一年多以后，我被调到师政治
部当干事，新的人生之路开始扬帆起航。

三

本以为我从此就与卫生医疗行业
再也没有瓜葛了，没想到依然是扯也扯
不断。

28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从师政治部
转业到地方。等待安置期间，市人事局
军转办需要几名转业军人去帮忙，传递
一下档案、制作打印一下统计表、接听
一下电话，我和祁新云等四名转业军人
来到了军转办。分配前，隐约听说我的
去向是市卫生局，脑袋顿时嗡地一下就
大了，连忙去军转办陈主任办公室汇报
思想。其实陈主任也是从全局考虑，同
时也是为我好。我有军医经历，有政治
部经历，去卫生局政工科锻炼几年，发
展前景还是不错的。可是我对卫生医
疗行业已经产生了“免疫力”，好不容易
抽身出来，怎能再去重操旧业？我情真
意切地一番痛说，最终调整了分配方
向，总算是解脱了。

说起来，医疗卫生是个神圣而光荣
的职业，“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
义”。医护工作者更是倍受社会尊敬，
只能说这个职业不适合我，我不喜欢。

我有很多从军医学校毕业的战友，
他们刻苦努力，勤奋钻研，最后颇有成
就。曲明是我的学长，在学习上素有

“拼命三郎”之美誉，从军医学校毕业以
后，他一直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始终像
一名冲锋的战士。后来，他成长为军队
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并创建了烟台昆仑山医院。有如
此成就者，在军医学校的校史上，恐怕
也是寥若晨星。

后来我到了国税局，被分配在三分
局办公室。李京义主任也是转业军人，
朴实厚道，对人热情，特别关心和支持转
业干部的工作。我如鱼得水，很快成了
一名合格的税官。在转业后第一个“全
国税法宣传月”中，李主任带领我们设计
方案、展开项目、广场宣传、协调媒体、报
送新闻稿……我撰写的税法宣传稿件刊
发在了《人民日报》《中国税务报》上，当
月在地级和省级报刊上发表了36篇稿
件，被省国税局评为税法宣传月先进个
人，三分局办公室被市局评为先进单
位。那时，綦国瑞先生是《烟台晚报》的
总编辑，为策划税收宣传月活动，他提出
了很多好的建议，并开办了《讲故事学税
法》专栏，每天讲一个小故事，连载了一
个月。去年，我和他说起这段往事，称赞
他视野开阔眼界高，好事做了一火车，他
却笑称早已不记得这件事了。

当年军校的“八大金刚”，最终都改
了行。方勇在央视军事文化频道工作，
王俊去了省公安厅任经侦支队长，汪东
红改行到了省交通厅……大家在本职
岗位上兢兢业业，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

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军校这几位战友的经历，让我想起了著
名作家余华。高考落榜后，余华进入卫
生院当了五年的牙科医生，看了数以万
计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之极，倒是
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
是在嘴巴里。”后来，余华对文化馆的工
作心生向往。他决心放弃牙医这个职
业，要像风一样，追寻属于自己的生
活。最终，他写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
经典作品——《活着》。

是的，活着的价值，不过是去做最
适合自己的事情而已。心生欢喜，无论
从事什么行业，只要走正道，必定会有
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

至于我，改行几十年来，虽然没有
什么大的成就，但也……还算可以吧。

作者本人

作者（右）和战友在学校图书馆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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